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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风

不知你发现了没有，四季当中，唯有“秋”最特殊——只

有“秋”前被冠以颜色的形容词。金秋，实在好听好看。

听秋雨柔柔地落在花间、叶子上、泥土里，像理查德·克

莱德曼弹奏的钢琴曲《水边的阿狄丽娜》。刹那间，心头就有

一份莫名的情愫飘过，顿觉美好。

雨霁，吉林的天是那样的蓝，蓝得透明而纯粹；云又是那

样的白，白得轻盈而有质感。当你有意或无意抬头时，天高

云淡的一张大幕就率先悬挂在你所有记忆的辞藻中了。

地面上与之相匹配的就是广阔的稻田。先说稻田里的

颜色：绿中泛黄，黄中裹着绿。孔雀绿、墨绿、深绿、淡黄、土

黄、橙黄……色彩之间相互浸润、渐变、杂糅，也许只有梵高

大师才能调得出这样丰富灵动的色彩来。一阵风吹过，稻田

的海洋里翻腾起一层层波浪，翻腾起即将成熟的稻米的馨

香，翻腾起春种时埋在土壤里那沉甸甸的希望。

我的思绪不禁又回到了多年以前，回到了“子规声里雨

如烟”的乡村四月。农历四月中下旬是插秧季，村庄里几乎

家家没有闲人。婆婆家有四亩水田，插秧时，婆婆的五个子

女都带着另一半赶回来，大家一起劳作，场面甚是宏大。那

是我第一次下稻田。婆婆说，稻苗的最底叶刚露出水面是最

好的。我实践着，琢磨着，动作又慢又呆板。眼看我落后了，

心里着急，就得手上下功夫。这回我左右手密切配合，右手

不光握苗还及时分拣，左手随时抽取，实现无缝对接，这样速

度就快了，很快赶上来。晌午刚过，秧就插完了。“水满田畴

稻叶齐”的喜悦在心里，也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搬到县城后，我已经有十年不干农活了。婆婆家的稻田

也早已实现了机械化作业。

此时，我们顶着午后的太阳，踩着零星的落叶跟着75岁

的婆婆来到稻田地，一种久违的熟悉和亲切感瞬间油然而

生。我掐了几粒稻粒放在嘴里慢慢咀嚼，一种青涩的香甜润

上舌尖。婆婆还在稻田边上为她的孙辈们指点着“江山”。

儿子和他的三个表妹突发奇想，非要挖几株稻秧栽在花盆

里，说要放在书桌上当摆件。婆婆慷慨地让孩子们挖，还说

要选最健壮的稻秧挖。几个孩子在婆婆的指挥下很快完成

了目标。看着阳光下那晶莹剔透的稻穗闪烁着金属的光泽，

我不禁想到：从春到夏再到秋，它们经历了多少风雨雷电的

洗礼或许还有虫咬蚁噬鸟啄的痛？因此也铸就了它们不平

凡的一生，有成长的努力，才有收获的甘美。是的，每一株稻

子都值得被歌颂。我们是不是从稻子的生物学特性中看到

了深邃的哲学思想呢？这书桌上特殊的点缀确实很有生机

和意义，不是吗？

从婆婆家的稻田拐出来，顺着新修的柏油路一直向东

走，路过以葡萄闻名的黑鱼村，再往东，路的尽头就是曙光

村。近两年，曙光村成了长春市双阳区文旅产业的另一张

名片。村路两旁绿树成荫，树下红黄相间的鲜花带迎来送

往——美好、干净、整洁的新时代村落！四面八方的人们来

到这里就有了重返自然，重新回到童年的感觉，唱歌的、跳舞

的、拍照的……比比皆是。

老人和孩子们坐上了稻田小火车。我则站在二楼的长

廊上，想凭借地势之利将这里看得更清一些，远一些。不消

说挂着大红灯笼的朝鲜族饭店，也不消说白墙灰瓦的朝鲜族

民宿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我的目光紧随着小火车

在稻田里蜿蜒。因为我在搜寻，搜寻稻田里的画。

我真的看到了稻田里的画！就在不远处的开阔地。画

中有人物，有静物，有文字，冷暖色调巧妙搭配使图形显得高

低错落，因而各种形象就立体逼真。你看那个梳着两条羊角

辫的小姑娘噘着小嘴，好像在向叼着烟斗的爸爸告状呢，告

什么呢？小花猫小黑狗又淘气了吧，或者她的新裙子被小花

鹿碰脏了吧，又或者哥哥弄坏了她新做的风车吧……他们之

间每天都发生着许多有趣的事，随风起舞，随你猜想。

我是个很少出门的人，虽然在手机上刷到过此类画作，

但总觉得离我很遥远。今天当我真真实实地看到眼前的稻

田里呈现出来的画作时还是被震惊了。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我的心随之动起来，那画也就跟着动起来，仿佛是大自然这

位神奇的画家挥动着如椽巨笔，一蹴而就又悄然离

去后留下的余韵。

《诗经·大雅·生民》中说：“禾役穟穟，麻麦幪

幪，瓜瓞唪唪。”这是古代劳动人民向往的理想

农业社会，是那个时代农人们的一种追求。而

如今，理想早已实现，并在实现的基础上又

“玩”出了新花样。是的，就发生在这里，就

发生在我身边，且又如此寻常。

秋意渐浓，斜阳西沉，孩子们却游兴未

减。等我们回城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

“风清月白偏宜夜”，今晚我知道该写

点什么了。

禾 役 穟 穟禾 役 穟 穟禾 役 穟 穟禾 役 穟 穟禾 役 穟 穟
□战 莹

寒葱岭最美的季节是秋天。风霜染遍山岭，树枝打翻调色板，

树叶溅上黄色、褐色、红色，散发油画的光泽。红色最耀眼，紫红、

桃红、粉红、橙红、火红，树树燃烧火把，叶叶渲染激情，山林因红色

而沸腾。

当地人称这些红叶的树木为枫树，其实枫树种类较多，在寒葱

岭比较常见的有三角枫、茶条槭、五角枫、复叶槭、鸡爪槭、元宝枫、

黄金枫等。普通人很难分清楚这些树木，请教林场工人，才能简单

加以区别。三角枫叶子通常有三裂，裂片形状呈三角形。五角枫

单叶对生，叶子有掌状五裂。这些树叶入秋发黄，经历一场苦霜，

叶片通体透红。

树上红叶瑰丽，树下红叶多彩，沿着赏枫栈道，一路拾级而上，

欣赏树叶解读绚烂秋色。松树的绿、柞树的褐黄、杨树的淡黄、枫

树的红、桦树的白，频繁在眼前穿梭。

我故意偏离栈道，走向铺满落叶的山坡，山坡上厚厚的黄叶，因为

干燥在脚下发出脆响。感觉脚下硌了一下，弯腰捡起核桃。抬起头，高

大的核桃楸需要仰视，否则无法观赏清爽的树冠，在蓝天白云下的倩

影。同样需要你仰视的还有椴树、桦树、榆树、黄菠萝等树木，叶片已亲

近大地，挺拔的树干，因失去叶片，从远处难以辨认树种，只好从树皮的

颜色、裂纹和特点，寻找与储备的知识描述相符，确认眼前的树种。

山间小溪，水面漂着红黄叶片，溪水因树叶而

丰富，树叶因溪水而灵动。不起眼的泉水，热情挽

留树叶，形成五彩泉盖。想喝口泉水，要先征得五彩树叶同意，它

们躲向泉眼边缘，才能满足你的心愿。你神清气爽地起身，正在伸

个懒腰，忽然传来鸟的叫声，声音气定神闲，语速节奏缓慢，仿佛它

才是森林的主人。

踩着黄色的叶子，想着椴树寂寞的心情，与枫树相比，椴树是

失落者。深红的枫树在颜色中醒目，有意将红叶大合唱变成独唱，

无疑这是由颜色的实力决定的，主角只能是枫树。整株树，犹如燃

烧的火把，从最低的枝头到浑圆的树冠，火舌跳跃飞舞，每片叶子

充满诗意火红。枫叶是秋天的旗手，无论孑然一身还是与树共舞，

都张扬无与伦比之美。没有欣赏枫叶之美，在人们心中秋天都是

不完美的。

5月8日，我曾来过这里，因为满眼都是荷青花。

荷青花，别名刀豆三七、鸡蛋黄花，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当

年在密营生活的抗联战士，曾采挖根状茎入药。目光越过岭北

溪，我看见荷青花闪耀在林间，随着山势抬升，仿佛没有完全

铺展的画轴。奶黄色的花朵描绘主色调，占据整个画面的三分

之一，其间点缀粗壮的树根，恰似大地竖起的耳朵，听着万物

窃窃私语……

眼前的秋色，使我想起荷青花，一切美好的事物总是令人难

忘，时刻提醒我们与大自然保持亲近。同时，放缓的脚步提供足够

的时间，深度观察这片树林。结果带来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三棵圆

枣子树藤，悬挂在枝条上的圆枣子，美如金元宝或福袋。

第一棵圆枣子树，树藤攀附在横斜山路的一棵山桃树上。山

桃树树高8米左右，根部土壤受狂风摧

残鞭笞，迎风的树根虬凸，裸露在泥土

之外，庞大的根系抓住土地，不离不弃

的姿态。但整个树身发生倾斜，倒向对面的核桃楸，山桃树树冠的

叶子枯黄，发出挽留生命的呓语。我发现圆枣子树藤攀附在山桃

树上，树根离山桃不足50厘米，处在山桃根部暴凸的环境，我将胳

膊贴紧藤根，粗细上没有优势。藤长超过山桃树高，已经缠绕核桃

楸的树冠，显示极强的攀附能力。与山桃相似，整个树藤已落叶，

但根部生发新藤，缠绕山桃树新枝，两股新生力量相互比绿，面对

秋风的萧瑟，谁也不愿意先败下阵，但秋风已感知绿叶的沉郁。

第二棵圆枣子树，树藤缠绕着枫桦树。从山桃树前行20米，椴

树丛林中枫桦东张西望，仿佛向周围的椴树发出求救信号。椴树

们交头接耳，似乎缺少同情和怜悯。这棵枫桦比较年轻，长得稍显

瘦弱，个头大约6米，缠绕的圆枣子树藤枝系发达，在树冠里随处抓

扯，枫桦为此苦恼。估计在春夏之交，藤蔓肯定抢了枫桦的风头。

正在怜悯之际，我幸运地看见几串圆枣子。

第三棵圆枣子树，树藤依附椴树。从枫桦的位置出发，沿着

山势前行50米，高大粗壮的椴树玉树临风，身边的椴树甘愿充当

背景。这棵椴树久居此地，最初陪伴它的只有小草野花。后来，

椴树的种子生长小椴树，整个家族开枝散叶，扫除往日寂寞。当

然，20年前，野生猕猴桃仰慕它的高大，树藤缠上椴树，承诺地老

天荒。树藤螺旋缠绕，面向我的一侧，四层树藤箍住椴树，宣示树

与藤的爱情。

当我准备祝福树和藤爱情的时候，两只喜鹊盘旋着飞上枝

头。我猜测两只喜鹊在讨论开放性话题，比如：今年与去年相比，

寒葱岭的秋色是浓郁还是寡淡，树上的果实是丰富还是稀少，树下

这个胖胖的人类是欣赏还是觊觎？

走过椴树林，我继续欣赏秋天的色彩。荷青花、喜鹊和绿叶，

打开我的记忆之门，使我的心灵愈加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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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蟾岛，烟雨茫茫。影影绰

绰的山林，灰蒙蒙的天空与浩渺

无际的湖水融为一色。

这是初秋的雨，缠缠绵

绵，好像故意和参加笔会的人

们过不去。要是以往啊，我们

早就钻进附近的山林中，忘乎

所以地采蘑菇、捡核桃、打山

梨、爬到树上采摘串串诱人心

醉的山里红，这次只有望山兴

叹了。早餐后，我们一行二十

多人，租了一只带遮雨篷的机

动船，载我们绕行在金蟾岛附

近水面。我询问船工得知，这

里是吉林市松花湖东部，地域

区划属蛟河市，这里曾拍摄了

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电视连

续剧《插树岭》，早已名声在外

了。

秋雨点点，落在平静的湖

面一圈圈散开，无声无息。机

动船的船首犁开水面，船尾处

被推进器搅动出翻滚的浪花，

留下一道宽宽长长的浪痕。

船上发动机“哒哒哒……”的

轰鸣，惊飞起崖边的几只白鸽。雨雾中，放眼望去，

近处是悬崖陡壁，风化了的黄褐色山岩上长满了关

东特有的红松、橡木、椴树、核桃和亭亭玉立的白桦

树。远处，朦朦胧胧着一片片山林，那林密密匝匝望

不透，就像关东汉子旺盛的生命力和厚重的感情；山

峦起伏叠嶂，被雨雾缭绕着，像一个美丽的神女，披

着阔大的薄如蝉翼的白纱巾，羞羞答答半遮半掩。

这使我想起一首词：“水声山色锁妆楼，往事思悠

悠。云雨朝还暮，烟花春复秋。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

自多愁。”

湖面飘着细细的秋雨，也飘逸着我的思绪。我

在想着《新唐书·渤海记》记载的一段历史：900多年

前，松花江上游粟末靺鞨族在大祚荣的带领下，开疆

拓土，据考证，都城涑州就在这一流域。以后，这里

成为辽、金、元的要地，到了明朝成为船厂的基地，清

朝建成政治、军事、商业重镇。康熙、乾隆数度东巡，

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

这一流域有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在我们的足下，更

不知沉淀着多少神秘的故事和美丽的传说。

船行驶至一段宽阔的湖面，雨雾蒙蒙中，我想起

去年这时节，在大理的洱海，那里游船如织。其实，

松花湖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水是长白山天池

流下的甘泉之水，比洱海的水更清、水质更纯，周围

的山更翠、林更密、景色更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吉林市定会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魅力城市。

秋雨还在无声地敲打着山林，敲打着湖面，也在

敲打着陷入思绪中的我。船靠岸后，我们乘坐大巴

车驶离金蟾岛，车驶到高处时，我把头探出车窗，见

云雨雾霭中，金蟾岛像一个硕大的金蛤蟆静卧在三

面环水一面衔陆的湖边，好像在期待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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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难耐的夏季里，我常常掰着指头算还有多少天

到立秋。节气总是应时的。立秋终于不紧不慢地来

了。宜人的秋，天高了，云淡了，空气也不再那么潮湿

了。

就在今年的中秋节前夕，我约文友小高，驱车回了

一趟我的农村老家。路途并不远，从净月潭南行25公

里，便是我的出生地——火烧泡子屯。小高的老家也是

农村，在公主岭的大青山脚下。我们都是30岁左右才

走出农村的，对过去的乡下生活有着深深的记忆，于是

一路上感叹农村的巨大变化。

望着公路两侧清一色的玉米地，我问他，除了玉米

和大豆、高粱，你记得当年还有什么农作物？他说，还有

谷子、水稻、糜子、小豆、线麻、荞麦……多着呢！我说，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农民最有成就感了。他说，孩子们

也喜欢秋天，因为田野里到处都有可以食用的东西：玉

米甜秆、悠悠（龙葵）、二茬乌米、红菇娘、烤苞米、烧毛豆

……出去逛一圈，准能混个半饱。我说，是啊，你这还没

有包括山上的和菜园子里的呢。

下了公路是“村村通”的水泥板路，我的老家就在眼

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好大的一片稻田地。上世纪这

里曾经是荒草甸子，地势低洼的涝洼塘，中间是一条大

水沟和几个水泡子。当时的大甸子倒是孩子们的乐园，

夏天放猪、野浴、抓鱼、挖猪菜，冬天滑冰、抽冰猴、凿冰

窟窿捞鱼……新世纪之初，村干部带领村民把这里开垦

成了水田，从此家家不用再买大米，而且自给有余。

进了屯子，记忆里的草房已没了踪影。在我离开屯

子时，已有几家率先盖起了砖瓦房。如今全都是砖瓦

房，还有一座座小二楼。从前家家门前的秫秸杖子，每

年春天都要新建一次。如今是统一的木制篱笆，刷着同

一种颜色的油漆，里边是菜园子，外面贴边种一些同品

种的花草，可谓光鲜亮丽。最壮观的，要数那些铁丝网

状的苞米楼子，据说这是统一配发的，更利于苞米在里

边透气通风。听说从前有个姑爷子，去拜见老丈人，进

屯子后走错了院子，后来成了笑柄。现在每一家院落更

是整洁大方，有人说，偶尔自己回家都进过邻居院子。

小高在老乡家采访他的创作素材时，我在路边遇

见一位老邻居。寒暄几句后，谈起秋收的事。我说，

处暑动刀镰，但现在都白露了，怎么还没有收割呢？

他说，今年节气到得早呗。以往有些年头，这时候都

开始扒苞米了，十一前后庄稼都有进场院的了。我

说，过去讲三春不如一秋忙，现在也不用那么忙了

吧？他说，现在人们都用大型农机具了，直接把苞米

扒光装车，秆棵也给绞碎了，省时省力。从屋子里出

来的小高说，他老家公主岭那边所用的联合收割机，

直接就在地里完成脱粒了。

饭桌上，表哥又给我们讲起近年来农村的变化。他

说，咱们小时候雨天上学得光脚丫子，现在的孩子是校

车接送，街头巷尾也都是水泥路面。过去上厕所，夏天

有蚊子，冬天冻屁股，现在厕所就在室内。而且家家都

有上下水，也不用去大井担水去了。过去烧柴是大事，

家家都有一个高大的柴禾垛，现在都用煤气了，只是冬

天烧炕用点儿柴禾。此外，电脑上网、手机微信，室外路

灯、监控摄像头也都齐全……这样说吧，城里有的，我们

乡下基本都有。

我一时语塞，只好说，农村有的我们城市里更是不

缺。有机会你去看看城市里的秋天——小区旁的秋菜

市场，分门别类，品种繁多，应有尽有，那场面才叫人间

烟火气。我敢说，有好多都是农家也不见得能找齐全

的。

表哥笑着说，想想也是。

吃过午饭，准备返程。表哥说，别走了，晚上还有秧

歌和广场舞呢。我说，现在的秧歌是随处可见，还是回

去看吧。

表哥说，欢迎你们有空儿就常过来。

我说，会的，到那时肯定还会有新的变化。

日回乡
□王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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